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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饼油条是老上海小百姓最
实惠和廉价早餐。
大饼师傅将湿面粉在桌板上

摊成圆饼后捋袖露臂，用手将湿
面饼伸进用煤燃烧的炉桶里，一
个个贴在炉壁上，贴满三圈，共二
十只饼，约 !"分钟，再伸臂一一
取出，放在盘上。大饼做成，手臂
烫得又红又痛。

他的老婆将面粉拉成细条，放

入滚油锅里煎，一面用长筷子翻动，#
分钟后，面条变成又黄又油的油条，
吃客付六枚铜板，大饼嵌油条，边走
边吃，省时又省钱，味道交关好。

上海人又称油条为“油炸
桧”，因宋朝奸相秦桧里通敌邦，
陷害岳飞，百姓痛恨，把面粉做成
的秦桧放在油里炸，故得此名。这
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对奸臣贼子
的严酷刑罚，恨不得把他们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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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看人家踏脚踏车!真是眼红啊"

我就跟姆妈讲!我也要买部脚踏车"

姆妈讲!你讲得轻巧啊#钞票

先不讲!脚踏车票你有吗$ 我讲!

你到单位去登记一张么! 一年两

年轮不到!三年五年总轮得到吧$

屋里没脚踏车! 我就问同学

先借来学%新脚踏车人家宝贝!不

肯借!我就问刘根宝借!他的脚踏

车是 "#吋老坦克!锈得一塌糊涂

了"我教刘根宝做功课!做完后就

问他借老坦克踏"刘根宝人很好!

借车不算!还帮我学车"他在后面

捏牢书包架子!奔得满头大汗"他

一边奔! 一边叫&'你手不要硬戗

戗的!放松点!放松点呀( )*你眼

睛朝前看!朝前看呀(+有一次!我

们在操场上学车!踏到沙坑旁边!

刘根宝大叫&*刹车!刹车( +我没

刹住!龙头一歪!翻到了沙坑里!

两人掼成一捉对,刘根宝站起来!

一手撸着脚馒头! 一手指着我大

骂&*彭瑞高!你只寿棺材( +

后来姆妈分到一张脚踏车票!

是永久 "$吋轻便车%我买了新车踏

到学校!第一个就给刘根宝试踏%他

踏了一圈! 讲&*到底是新车子!真

轻( 你就是不踏!它自己也会跑% +

! ! ! !上海人欢喜乘风凉，辣大热
天里。辣上海个旧城区告老城厢
呒没改造之前，大多数个上海人
轧拉一道———一条十几只门牌号
头个弄堂里可以住进几十甚至上
百家人家。住个面积小、住个人头
多，碰上三伏天，大家热煞。于是
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个人家一到
吃夜饭前后就侪情愿到大弄堂
里、到小马路浪去乘乘风凉。考究
一眼个乘风凉事先要做准备个，
拎出几铅桶个自来水先把马路个
柏油路、或者把弄堂里个水门汀
路、石板路冲洗一番。冷水个蒸发
会使局部范围里降温勿少。前人
浇水，后人乘凉。乘风凉个先头部
队常常是一家人、几家人搬出桌
椅、搬出饭菜辣此用起夜饭。辣马

路边、弄堂里吃夜饭供邻居们、过
路人观摩常常会引起小小个闹
猛。“萧山萝卜干炒毛豆下饭！”
“用酱瓜来炒味道更加好！”“冬瓜
汤里还可以笃点笋干……”“咸蛋
要去买苏北高邮个……”看个比
吃个积极性更高，大家七嘴八舌，
有点像现在电视里个厨艺大赛。

天色暗下来了。路灯亮起来
了。乘风凉个大部队陆陆续续尽
数到场。男女老少、拖儿带女个房
客们侪搬出了凳椅来占领上风
头。小矮凳、长板凳、竹椅、竹榻、
篾竹躺椅、帆布躺椅甚至红木太
师椅都掮出来了。讲究一点个老
先生还泡来了大麦茶、龙井茶，请
邻居们大家吃一杯。乘风凉个人
常常有几个分中心。阿姨妈妈聚

辣一道讲东家长、西家短。爷叔阿
爸凑辣一道着几盘车马炮象棋。
打扑克牌个一桌朋友常常会扫兴
收摊个，因为夜风大个辰光伊拉
是捉不牢小台子浪个一堆纸牌
个。当然，乘风凉里最最开心个是
一群皮小囡。侬迓到东、伊迓到
西，辣人堆里白相捉迷藏。少不了
有拨爷娘捉牢了吃一顿排头个：
“刚刚淴过浴清清爽爽个，现在背
心浪又湿答答了。要吃生活啊？”
大人骂过山门之后，皮小囡们会
识相一段辰光。女小囡更欢喜听
鬼故事。拨伊拉盯牢个老娘舅只
好答应再讲一只：“……经过外围
坟山，半夜里，突然窜出一只吊煞
鬼，红眉毛绿眼睛，要扑上来哉
……”小姑娘有尖叫起来个，有捂
牢耳朵个，更有拔脚开溜个。老娘
舅趁势收篷：“吓煞了？葛末明朝
再讲了、明朝再讲。”
夜半时分，大家散伙。“早

点困觉，明朝还要上班读书！”
生活辣继续。上海人个生活方
式已经大大变化了。搬进
新居、住进小区个上海人
不再到室外去乘风凉了。
热天里上海人乘风凉个习
俗像一张风俗画片正辣渐
渐褪色，渐渐隐去。不过，我
还是有点怀旧个。伊毕竟是
阿拉老上海人个一
段记忆，又火热
又风凉。

! ! ! !老早点我住辣淮海中路 %!&

弄“乐安坊”!'号底楼，搭外婆住了
一道。埃个辰光，辣老北站，侬只要
讲到乐安坊去！踏三轮车个脑子反
应老快，马上晓得辣拉淮海中路。
“文革”前头，乐安坊弄口，总归有一
长排三轮车辣等客，伊拉真苦恼，饭
来勿及喫，就到旁边头“茅万茂”老
酒店里买包猪头肉用手捞来吃，一
边啃一只冷脱个老虎脚爪……

乐安坊里有个弄堂菜场，大黄
鱼、车扁鱼、乌贼咾啥侪有的卖，几角
洋钿一斤。秋天刮西北风了，我辣天
井门口往外看，一部黄鱼车装仔大闸
蟹五角一斤，还少人问津。一歇歇，有
个老头浜挑两只竹筐大声喊“旧货啊
……买烂东西”，外婆寻出一只翡翠
手镯，贩子看后嘿嘿一笑，不值钞票，
二块洋钿，帮侬收下来，好�？拿去
拿去，掼辣海也呒没用场，外婆
嘀咕着。伊辰光我人小，看勿懂
啥名堂，只看见迭只亮晶晶
玻璃样子个圈圈，邪气邪气
绿！“阿明，拨侬五角洋钿，
�去光明村买肉包子吃！”
外婆说。哈哈，有吃，我与表
弟、表妹侪好开心哦！
我喜欢淮海路浪个“培
丽土产店”，里头酱
菜有几十种，有日
外婆带我去买

过泡饭吃个虾油卤小酱瓜、玫瑰大
头菜、臭乳腐，还买点香椿头，带一
瓶苏州虾籽酱油，迭点物事侪是上
海人老喜欢吃个。回到屋里向，舅妈
弄菜，香椿芽开洋拌豆腐、大头菜炒
毛豆子、虾籽酱油浇辣拉冷拌黄瓜
上，外婆又烧一盆乌贼鱼大烤，娘舅
讲，味道侪老鲜个，交关好吃……

长春食品店买水果个脱顶师
傅同阿拉表弟邪气要好，暑假里，
西瓜运到，堆辣拉好像一座小山，
刚刚跌破脱个只买拨阿拉二分洋
钿，眼睛眨眨，侬接翎子�，意思意
思。我最喜欢吃浜瓜，又甜又脆水
又多，就是贵了点，要一角一斤。

乐安坊对过有爿熟肉店，也买
鲜猪肉，来了客人，外婆拨我三角钞
票，要我去斩点夹心肉，记得买肉个
老客气，还硬要斩一点肉加送拨侬。
肉店隔壁十二女中弄堂里就是名气
老响个“伟民集邮社”，从早到夜挤
满调邮票个人，我小辰光也会轧进
去混辣当中买点邮票白相相。
“文革”时，茅万茂西隔壁有家

瓷器店，有一日突然摆出交交关关
抄家处理个陶瓷花瓶、碗、盆、碟、
人物摆件咾啥，花里八拉堆满几张
桌子，写着“四旧废物利用”，我爷
骨董蛮识货，曾辣里头淘到几只古
玩瓷，“文革”后一只蛮像“官窑”个
碗卖拨东台路旧货摊个老丁，弄到
一千块，勿要太开心噢。

海淮中路，我老早点个弄堂生活，
一切好像辣梦中，现在想想蛮好白相。

! ! ! !卯时就是十二时辰
里向第四个时段，老清早
五点钟到七点钟个辰光，
辣夏场里【夏天】个搿段
辰光，天色已经白亮，勤
谨【勤奋、勤劳】个农民老
早就辣田里做生活了。老

农民跟知青侪晓得，热天汛
辣卯时里下田做生活，俗称

“做卯时”。
辣解放前头，稻作地区个农

民有个人家田来得个少，伊拉相
信“只要勤俭做，黄金满地撸”个
老古闲话，勿怕衰瘏【()*+,累】勿
怕忙，做生活一本正经从来勿会
得偷私乖【偷懒】，风里来雨里去，
练出了一手又灵又巧个好本事，
辣农忙个辰光既能够照应好自家
田里个事体，还要勿脱时节个帮
地主人家做做散工赚眼铜钿，葛
末伊拉就想出了一种好办法———
吃早饭前头先辣自家田里做卯
时，到日头旺去旺来个辰光再到
东家拉去吃早饭咾做生活。“做卯
时”个起因就是搿能来个。

后头来到了上个世纪个六、
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大生产，要千
方百计夺高产，郊区农村开始种
“双季稻”，一年两熟水稻一熟麦，
生活多是多得来来勿及做啊，葛
末就只好抢辰光去做，抢收早稻、
抢种、抢管后季稻（还要管棉花
田），统称“三抢”大忙季节。于是

乎“做卯时”又行起来了。
实际浪做卯时是老早老早

个，一般早起里四点钟快，忙起来
三点钟就做也有。卯时辣乡下头
是一个松橡皮筋个讲法，下半夜
四点钟前后侪好叫卯时。

做卯时是由小队长吹叫子
【哨子】叫个。葛辰光真个是一日
忙到夜，夜里向水泥场浪开仔“小
太阳”轧稻【脱粒】轧到毛半夜，早
浪向还垃呼啦呼啦好睏得来邪
气，叫子一叫，只好眼睛一弥
【揉】，碌起来就开门朝外跑。做卯
时个规矩是空肚皮下田，不吃早
饭个。葛末只好头浑陶陶跟仔队
长到田横头。

卯时里个生活我插队辰光好
像做过七八趟。葛辰光已经有插秧
机了，做卯时主要是拔秧。好几趟
侪是天勿亮就拿了拔秧凳赤脚到
秧坂田。小队长用一根长竹头为每
个人量好长短，每人拔好仔两竹头
长个秧再好吃早饭。尽管有得“工”
字形个拔秧凳好坐，不过还是要弯
腰曲背去用力气。天么还呒没亮，
暗绰绰看勿着几化光亮，手电筒也
勿好去用，只好坐垃秧坂田里低仔
头借仔要亮还勿亮个天色告秧坂
田水色个模模糊糊光线，凭两只手
个感觉，一蓬又一蓬个连汤带泥拔
起秧来。拔秧也有窍门，腰要弯来
转，手要抠得快，根要汏来爽，把要
扎来齐，人要蹲得住，凳要岔【移

动】来忙。就是讲要重心下移，力道
朝下；因为秧个根已经发到泥里
向，两只手必须要抓垃根根头告烂
泥之间去拔，位置太高要断脱，抠
得太深带出泥多而且又重又慢，拔
个辰光每根手节头骨侪有用场，出
手要快顺带划水划脱眼泥；汏秧要
汏到根苏煞清，秧底个泥要尽量
少，葛末挑秧个辰光担子就勿会加
重；秧把子要扎来齐崭【整齐美观】
扎紧，葛末就抛得远咾抛勿散。

葛辰光几个女知青顶怕做卯
时，主要是怕秧坂田里个蚂蝗。墨赤
乌黑个早起里，伊拉两只脚伸垃水
田里，慌里慌忙只想勿要比人家拔
来慢，一歇歇就听得女声尖叫“奥吆
妈呀”，一条黄墩墩、软酥酥、扁塌塌
个水蚂蝗已经贴牢伊脚盔子【小
腿】，正削尖仔尖尖头游法游法朝脚
里钻。小队长穿过去用劲拔出蚂蝗，
脚浪已经有血眼子了。再摸摸另外
只脚浪又叮了两只。小队长划仔自
来火点着飞马牌香烟壳子拨蚂蝗
吃烧烤消灭了搿虫。叫女生豪燥挤
出血来，汏好手用馋唾水搨【涂】垃
咬口浪。小队长话断命个蚂蝗是讨
厌，能介多也介，一歇一只一歇一
只，假使觉着痒么肯定爬上来了，
觉着痛么已经吸脱血了，真是恶极
不理！不过勿要吓，等日头出来，五
诺【我】唱只耘田山歌拨�听。

勿断叮牢脚盔子个蚂蝗，让做
卯时做出了现在勿会有个故事。

远开一眼 学脚踏车 文 ! 彭瑞高

小滑稽

淮海中路弄堂旧事体

! ! ! !搿几天上海老闷热个！买了
筐鸡蛋，到屋里向变成小鸡了！
带了小狗出去溜了圈，变热狗了！
台子忒烫，麻将牌刚刚摸好，居然
直接糊了！搿几天上海真个忒热！
睏了床浪是红烧，下床是清蒸，出
门是烧烤，到游泳馆是水煮，走到
路浪向是干煎，真是吃勿消……

! ! ! !每趟到超市看到化妆美发商
品，总让我想到童年辰光阿拉屋
里向人个秀发秘宝———粘刨花。

迭个辰光，阿拉祖孙三代九
人只有我爷一人上班，日脚过得扣
克扣，但从来勿妨家人个爱美之
心，尤其阿奶。老人家勿管何时何
地，总弄了人舒舒齐齐才会露脸。
每日清早，伊侪会一成勿变提仔搪
瓷杯，捏把旧牙刷，沾沾杯里个粘
水，朝头浪左三下右三下，然后理

篦白发，勿下二分钟，头路清晰鬓
发有光个老人展容跟前。开始只有
阿奶专用，后来阿拉娘告姐姐妹妹
也跟仔偷师起来。每到月底弄堂里
会有个宁波口音个老爷叔来吆喝：
“卖……粘刨花！”阿奶听见后，马
上迈开小脚，花五分钱买上一串拾
来根木刨花。老爷叔推销讲是奉化
老家枯老桃木花。原来桃树木质会
分泌很粘个桃胶，刨花浸水里一夜
天，就会渗出透明粘液，近似今朝
派定型用场个啫喱膏。

要是讲今朝还有迭种纯天然个
美发粘刨花出售，我肯定会首选伊。

热煞脱了!
供稿 ! 凌耀芳

粘刨花 文 ! 周志俊


